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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与19世纪巴黎的“寓言”

李超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摘要：关于19世纪巴黎的分析是本雅明后期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19世纪巴黎，

本雅明既非以一种再现也非以表现的方式来呈现，而是以自己独有的“寓言”方式，将它看作“辩证意象”，

进而来深入展开自己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批判性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在

具体的分析进程中，本雅明将巴黎都城中各色人和巴黎都城空间看作“辩证意象”，展开寓言批评，他一方面

看到19世纪的巴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所造就的商品拜物教本质，另一方面在商品的废墟之下又看到觉

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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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沉浸在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和玄妙神学体验中来拯救被现代性打破的传统不同，进入20世纪20

年代，这一时期由于受卢卡奇、拉西斯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从神学的角

度转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此同时，本雅明在1927年旅居巴黎时对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路易·阿拉贡小说

《巴黎的乡下人》的阅读则直接诱发了本雅明“拱廊街”的研究设想。到1940年，差不多十四年的时间里，

本雅明始终专注于“拱廊街”这一宏伟的计划。在本雅明看来， “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而拱廊街又是巴

黎的‘首都’：资本主义的一切秘密都隐藏在那些数不胜数的玻璃橱窗中，一切繁荣的景象都微缩在五光

十色的高大拱廊之下。”①正是通过对19世纪巴黎的“寓言”批评，一方面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构

成秘密，另一方面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大众的生存与希望。

一、走向“寓言”的批评

“寓言”作为本雅明理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贯穿于其思想阐释始终。从最早的《德国悲剧的起源》

到“拱廊街计划”，寓言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本雅明来说，寓言不仅是一个修辞甚或诗学的

概念，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形式原则，即用类似的观念取代一个观念的比喻方式，而且是一个审美概念，一

种绝对的、普遍性的表达方式，它用修辞和形象表现抽象概念，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有机模式，它指向巴罗

克悲剧固有的内涵。”②在巴洛克戏剧中，无论是悲剧形象，还是艺术形式都是破碎断裂的。本雅明通过对

其分析，企图通过极端的寓言形式来实现真理的表征。随后，在其后期的“拱廊街计划”中，这种寓言的

①赵文：《国外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中认识论基础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最终成果，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

第175页。

②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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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从文学世界走向了现实生活。他希望通过“对时代生活的寓言式解读从而使这个时代的真理内容透过

其物质内容的表象而显现出来”①。于是在其计划的主要篇章《发达资本主义抒情诗人》中，作者把一系

列的“辩证意象”，如文人、波西米亚流浪汉、拾垃圾者等在其构成的总体里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进行了审视，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并寻求在废墟上进行拯救的方法。正如本雅明自己的一个著名的比喻一样：

寓言在思想的国度里如同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因此，物质世界废墟、破碎形象的表达，需要不断通过寓

言的方式进行把握，在把握日益堆积的废墟中——现代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物象与人像正是废墟加剧的表象

世界——看到真理的曙光，找到一种把人类从十九世纪唤醒的方式。而真理，希望的表达，恰恰需要通过

寓言对客观世界的把握。

然而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寓言”批评，使本雅明不自觉地走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实践。本雅明

虽然没有通过传统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但在这种“寓言”的书写下，通过

思考“辩证意象”中表层形式／潜层形式之间的隐喻关系，从而打破了理性主义支配下的二元认识论，践

行着一种唯物主义批评。

进而言之，如果马克思通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对社会现实构成一种辩证唯物主义

批评，那么本雅明通过表层形式／潜层形式对19世纪巴黎的分析，则在美学一心理学抻面走向一种唯物主

义批评。于是我们发现在本雅明所剖析的十九世纪的巴黎都城以及城中的人都拥有着两副面孔。他们既统

一又相互对立，共同寓言这座城与人的精神状态。本雅明在对波西米亚人、游荡者、拱廊街、西洋景等进

行寓言批判时，一方面看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城市化水平不断加快，整个社

会的日新月异与欣欣向荣。与此同时在这些不断造就的现代性成果的浅层形式背后，本雅明又看到资本主

义社会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堆积的现代性废墟对现代性虚假表象的颠覆。

二、城中人的“寓言”展示

在对《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的思考中，本雅明为我们展现了各色的现代人形象：文人，

波西米亚人、职业密谋家、游手好闲者、拾垃圾者。而本雅明通过具体刻画第二帝国巴黎的文人与市场，

游荡者与人群的关系，来对现代人的精神本质进行了寓言展示。在对文人与市场的关系分析中，本雅明为

我们展示了文人异于大众的矛盾心态。他首先看到文人的铮铮傲骨，看到他们隐秘地反抗着社会，拒绝作

品商品化，与俗文学同流合污，保留着强烈的自律意识。他们在巴黎街道自由散漫的行进中、与大众的纠

缠中寻找着文章的主题。本雅明将文人比作拾垃圾者：“两者都是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时孤寂地操着自己

的行当，甚至两者的姿势都是一样的。纳达尔曾谈到波德莱尔‘僵直的步态’，这是诗人为寻觅诗韵的战

利品而漫游城市的步态；这也必然是拾垃圾者在他的小路上不时地停下、捡起碰到的垃圾的步态”②。如拾

垃圾者漫游于城市，从被人群扔弃的愈垒愈高的垃圾中，看到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下，现代化给人类带来

的废墟一样，文人在僵直的步态下，仿佛看到了商品交换价值正取代使用价值的异化现实，他们试图挣脱，

但显得无能为力。本雅明在看到文人的圣洁、自律的表象同时，却又看到他们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像

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是为了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今天高喊‘为艺术而艺术’

的波德莱尔，明天已变成‘艺术与功力不可分割’的鼓吹者，他以这样的方式保留着文人的姿态”③。波德

①西奥多·阿多诺等：《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曹雷雨译，长春：吉林人民出

版社，2011年，第143页。

②③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第106页，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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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尔经常把文人，首先是他自己，比作娼妓。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文人开始无奈地卖掉自由

的灵魂与思想去换取贴衣果腹的物质资料。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报纸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随着订金的降低，为了维持报社的收支，广告占用了报纸大量的版面。此外开设专栏，登载大量

的连载小说，以吸引大众的眼球，提高销量。专栏的巨大市场给撰稿人提供了巨额的报酬，并帮助作家赢

得了名声。于是文人趋之如骛，纷纷与报刊签订合同。1845年，大仲马与《立宪党人》及《快报》签了合同，

获得了高达至少六万三千法郎的报酬。文人在获得自己的巨额经济回报的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政治话语权，

如大仲马1846年在政府邀请下到突尼斯为殖民地做宣传。然而在这些文人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一只市场

的黑手在操控着，而那些贪婪的出版商也只有一笔订金到账后，才肯接受他们的稿子。

本雅明对19世纪文人处境鞭辟入里的“寓言”展示，除了借助于波德莱尔以及他的诗歌进行展开，也

融入了更多的自我意识。与19世纪早期的波德莱尔相比，身处19世纪晚期的本雅明，文人的处境也变得

更加艰难。在起草“拱廊街计划”之前，身为犹太人的他，生活充满颠沛，经历着流放与拘留，经济上的

窘迫也使他不得不得以卖文为生。这种种糟糕的境遇，使他深切地体会到波德莱尔笔下文人的孤独与无奈，

也更加能理解波德莱尔把文人喻为为钱而干的缪斯的迷茫的痛苦。

而在对游荡者与人群的关系的思索中，本雅明继续深化着他对现代人精神状态思索的主题。游荡者总

是出现在有人群的地方，他们与大众始终保持着一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游荡者行走在人群中，一方面，

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自我意识，看到在技术主义的冲击下，个体的情感一点点丧失，并且被工具束缚着手

脚；另一方面，他把大众看成一切，在现实中并不与自己对立，而是相互融洽，因此这些人群给他带来了

强烈的吸引力。正如如瓦雷里在观察写道的“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经退化到了野蛮状态中去了一一就

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被社会机制磨平了”①。人群，由聚

集在街道的众多人组成人流，他if]中有高贵的人，商人，业务代理人，也有工人。对于那些上等阶层的人

的刻画，本雅明引用爱伦坡在《雨天》中的表述：

“他们的头都微微有些秃，那只长期习惯用来架笔的右耳朵奇怪地从根上竖着。我看到他们总是

用两手摘下或戴上帽子，他们戴着表，还有一根样式古朴实在的短短的金表链。”他对于人群运动的

描写更加惊人。 “远处，人数众多的过往行人带着心满意足的生意人的举止，似乎一心只想着在人丛

中走自己的路⋯⋯如果被人撞了，他们便大度地向撞了他们的人鞠躬，并露出非常迷惑不解的神色。”②

在本雅明看来，资本主义统治下，即使是上等阶层的人，他们也成为金钱的奴隶。在对剩余价值追逐的过程中，

他们已经精疲力竭，精神满满被非人性的东西所统治，于是当他们在人群中撞到他人，他们向被撞的人鞠躬，

呈现出了对金钱所采取的姿态；身体也呈现物化趋势，身体上仅有的空间都被这些追求利润所必备的手段

所控制，如耳朵上架的笔、手上配戴的手表。

对人群中的主要成员工人的分析中，本雅明从马克思那里看到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下工人令人痛心的

生存境遇。工人不再是工具的主人，而成为被工具奴役的对象。作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他们像赌

徒掷筛子一样每次运动都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并且上一次和这一次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样自动化运动的

规约下，工人强迫着自己不断适应机器的运动节奏，机械地表现着自己的身体，于是在身体主体性丧失的

情况下，工人也丧失完整人性所必备的东西。当他们走出工厂走向人群中，机器强制下机械的表现仍然没

有褪去，人群中行走的工人彼此也不存在交流，谁也不会看上谁-Ha，只是遵守着交通规则，在人行道靠

右边的行人区行走着。

面对人群呆滞、刻板的精神状态，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首先与人群保持应有的距离，看到了其在资本

①②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第162页，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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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条件下异化的生存本质，但同时他们却情不自禁地走向人群，和人群保持亲和的关系。关于这方

面，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本雅明看来，人群首先成为游荡

者最新的避难所，在人群中，游荡者可以消灭自己的个人痕迹，也不需要保持完美的行为；其次，人群也

是游荡者最新的麻醉药，正是面对街道两侧橱窗摆放的精美商品，游荡者移情于它们，在那一瞬间体会到

了陶醉的本质。此外，游荡者通过从人群借来的陌生人的孤独来填满那种“每个人在自己的私利中无动于

衷的孤独”给他造成的空虚。由于上面种种的原因，我们看到游荡者奋不顾身地投向人群中，他们不再把

人群看作敌视的力量，相反人群成为一些有强烈吸引力的形象。正如爱伦坡在《人群中的人》中所描述的，

坐在咖啡馆窗口的游荡者，看到窗外喧嚣如海的人头，也产生了想冲出去的冲动，使自己汇聚在人群中，

尽情地享受人群所带来的湮没，陶醉。

于是，本雅明在写作以“论波德莱尔”为主题的两篇文章——《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巴黎》《论

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时通过寓言的方式将文人与资本主义市场，游荡者与人群盘根错节的关系进行了论

述，折射出作为现代人的他们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迥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文人与游荡者身处资本

主义社会，没有被异化的现实所蒙蔽，能够看到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具加紧对人控制；市场这只无形的

手，使文人只是出版商手中的谋取钱财的工具，种种残酷的现实让他们精神上游离这个社会。然而，由于

要应付日常维持基本生存的开销以及抵挡不住商品的麻醉与刺激，文人又走向了商品世界，接受资本主义

文化工业的统治。就这样，文人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一种“在而不属于的”矛盾关系。针对人群，本雅明

并没有直接以自己的角度进行描写，而是借助游荡者的目光以及游荡者与他的关系进行论述。本雅明通过

对人群中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的论述，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现实。机械化的行动、木讷的表情、呆滞的目光、

不善言语的嘴角构成了人群中各色人的基本特征，他们处在这个城市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主力

军，在为城市留下光鲜亮丽外表的情况下，自己却再也不能摆脱掉那种根本上非人的构成机制。

三、巴黎城市空间的“寓言”批评

《巴黎，19世纪的都城》是本雅明“拱廊街计划”的一篇纲领性文件。本雅明在1930年写给肖勒姆的

信中表示“拱廊街是我的全部斗争和全部思想的舞台”①。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本计划写六章： 《傅立

叶和拱廊》《达古勒或全景》《格朗维耶或世界表现》《路易菲利浦或内部》《波德莱尔或巴黎街道》《奥

斯曼或路障》，但是他在后期只是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波德莱尔的那一部分。无论是拱门街、西洋景还是世

界博览、内部世界，都是本雅明对巴黎城市空间进行审美批判的对象。本雅明对它们与文人、闲逛者、拾

垃圾者的分析共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寓言”批评。在对巴黎城市空间的批判过程中，本雅明一方面看到

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本质，另一方在金醉迷离的都市中看到觉醒的因素。

1855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商品的海洋，商品从此登上了使人膜拜

的宝座。商品的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大众追逐的对象，人们沉醉于欲望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同时随

着纺织业贸易的繁荣，钢铁在建筑中的广泛应用，拱廊街作为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在19世纪的巴黎拔地而起。

本雅明曾借用一份巴黎导游图上的话这样描述它：拱廊街是一个新的工业奢侈品的设计⋯⋯玻璃做屋顶，

大理石的过道经过这个建筑群街区，她的所有者联合起来作了这种开发。这些从顶上采光的过道的两旁排

着最为雅致的商铺，以致这样的拱廊街市成了一个城市，甚至一个世界一一微型世界。在本雅明看来，巴

黎既是一片精致的废墟，又寄托着人类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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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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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雅明所说的： “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①拱廊街的耸立，

标识着现代建筑文明的兴盛，外表的富丽堂皇，折射出的是众多无名工人的日夜操劳。他们为了生存，不

得不屈从于资本家，承担着远远少于自己薪水的沉重劳动。钢铁、玻璃在建筑中的广泛使用，在他们眼中

不会产生美感，更多的是冰冷的色调所带来的恐慌，臂膀所需承受的重量进一步增加，身躯也变得日趋佝

偻；机器的出现，也只能馈赠他们自动化的行动、呆滞的神情。这样野蛮的现实让人们联想到古埃及修建

金字塔的奴隶的心酸，秦王朝筑长城的尸横遍野。世博会的兴起，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蓬勃兴起，商品成

为人争相迎娶的对象，时尚被确立为崇拜商品的方式。这一方式的确定，使时尚从商品的边缘地位上升为

众人追逐的目标。但正如格朗德维埃对时尚本质所揭示的：“时尚是与有生命力的东西相对立的。它将有

生命的躯体出卖给无机世界。与有生命的躯体相关联，它代表着尸体的权利。屈服于无生命的性诱惑的恋

物欲是时髦的核心之所在。”②这样，人类作为有生命的物种不得不屈从于那些无生命的无机物，大众一方

面面临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肉体上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也经历着精神、情感被商品化的威胁。

然而面对都市巴黎所呈现的废墟的表象，如同鲁迅在《希望》中所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本雅明同样在现代性的废墟堆积之上看到了“反抗现代性”的可能，即一种“梦”的辩证意象。“梦”对

于本雅明来说是新旧意识的混合物，一方面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新兴的生产

方式相关。拱廊街、商品也是他在梦的情境中将新旧意识混合而产生的意象，这也表明梦幻意象与他以后

所运用的辩证法形象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从永久性建筑到转瞬即逝的时尚，他既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拜物

教化的现实存在，又看到对抗商品社会拜物教化本质所留下的乌托邦印记，看到了人类挣脱资本主义奴役

的历史客观可能性。正如本雅明引用米歇雷的格言所说“每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巴黎城市中拱

廊街、时尚，在本雅明的梦幻体验下，变成了人们把握神秘的现实世界的一把钥匙，变成了人们梦想新的

生产方式的源泉与动力。这样，“梦就变成了一种不受约束的经验的介质、一种与思维的陈腐肤浅性相对

立的知识源泉”③。

与此同时，本雅明也注意到巴黎人私人空间的“殖民化”。关于私人领域的“殖民化”，哈贝马斯在《公

众舆论结构的转型》中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详细的阐释。他追溯了从古希腊到资产本主义社会“文学公共领域”

的衍变历史。在具体探讨19世界中叶以后文学公共领域的深刻转型时，他看到“一旦文学公共领域在消费

领域内部发展起来，私人领域内部事务与公众交往之间的分离就不复存在了。业余消费时问成为工作时间

的补充，这样，原有的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这里，

哈贝马斯主要探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导下，文化活动具有了商品的性质，一方面被商业侵染的集体活动

越来越难以形成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冲击，资本向私人领域的渗透，公众私人阅读的空间也不

复存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也就此消亡。相比法兰克福学派新生代的哈贝马斯，本雅明虽然没有

详细探讨文化活动领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发生的变化，但已经意识到经济、科技造成人内部生活世

界的殖民化。正如他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所刻画的一幅讽刺的寓言画：

从路易菲利普时代以来，资产阶级就力图弥补自己的大城市私人生活的没有意义的本质。他们在

四壁之内寻找这种补偿。尽管资产阶级不能令其世俗生命永垂千古，但他们却将保存日用品的遗迹视

为一种荣耀的事。他们愉快地将各类物品登记，诸如拖鞋、怀表、温度计、蛋杯、餐刀、雨伞之类，

①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等译，第426页。

②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第200页。

③西奥多·阿多诺等： 《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曹雷雨译，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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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竭力盖起、罩起来。①

普通市民通过保存日用品的遗迹来对抗私生活的去意义化，但本雅明以“收藏者”的姿态看到这种私

有制意义上的占有，不仅不能防备内部世界被瓦解的发生，反而被技术进步囚禁得更加严实，使商品摆脱

使用的枷锁。这种反抗的姿态，被本雅明看作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反抗。在对内部世界惊悚的物化景观、

市民愚昧庸常的反抗进行批判的同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本雅明也意识到内部世界要避免殖民化，普通市

民不仅需要拥有这个对象，而且要把它们从市场上分离出来，在恢复它们自身的使用价值的同时，把它们

从实用性的单调乏味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同样具有“革命”的意义。相比于马克思走向发动“阶级斗争”

的政治革命，本雅明的这一“姿态”式的抵抗可以看作在哲学上进行着对统治已久的二元认识论进行着革命。

他自己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收藏家”的姿态，通过“杂乱无章、随意地一放”的方式，使事物的事实性从

一种囚禁中获得解放，对抗着私人领域被殖民化的危险。

结语

尽管本雅明后期的“拱廊街计划”是一部未竟之作，上述也只是以“寓言”这一概念为出发点对“拱

廊街计划”中围绕“巴黎都城”与“城中的人”的书写进行了分析，但是从中还是能够看出后期本雅明对

前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一，他继承了在《德国悲剧起源》中应用的寓言理论，在随后的波德莱尔与拱

廊街这部分内容中，仍然实践了这一理论，通过对大都会巴黎都城寓言呈现，以此来寻求拯救现代社会的

深层症状。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本雅明，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阿西娅·拉西斯、卢卡奇的

影响，积极吸取马克思主义中对他有益的思想，并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的是同一类难题：力图了解资本主

义。通过对文人、闲逛者、群众、拱廊街、个人居室等等一系列辩证意象的分析，本雅明走向了对发达资

本主义现实的分析与思考，通过社会日常生活的全景去寻求唯物主义的方方面面，并使它自己完全潜入细

节的阐释之中。但本雅明并不满足于了解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是在其

后的《历史哲学论纲》中，他“走出书房”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设想。他告诫人们摆脱历史主义的束缚，

强调共产主义，远不是人类未来的某个目的，而切切实实就可能出现在当下，从而彻底走向了一条历史唯

物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本雅明在将都市大众文化作为辩证意象展开寓言批判时，他对大

众文化的辩证态度：他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彻底否定，而是在大众文化的废墟中，寻求真理的碎片。

Walter Benjanan and the“Fable”of 19th Century Paris

LI Chao

(Faculty of Liberal Arts，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Abstract：The analysis of the capital city Paris in the 1 9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nfinished“Arcades Street”plan in the late period of Benjamin．Facing the l 9th century Paris capital．

Benjamin neither reappeare’d nor expressed it，but regarded it as“dialectical image”in his own

unique“fable”way，and then further developed his critical thinking of the mass culture i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er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thought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In the process of

concrete analysis，Benjamin regarded various people and space in Paris as“dialectical image”，and criticized

them with fable．0n the one hand，he saw the commodity fetishism nature created by Par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mode in the 1 9th century，and on the other hand，he saw the possibility

of awakening under the ruins of commodities．

Key words：Benjamin l Paris Metropolitan；parable l People in the City l mas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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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尔特·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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